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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后小伙乐当“都市鉴虫者”
“上海昆虫家谱”正在寻找更多的年轻面孔

1月13日，在上海自然博物
馆（上海科技馆分馆）举行的“上
海昆虫家谱”公民科学项目暨
2023年“我的自然百宝箱”系列活
动总结分享会上，大城小虫工作
室联合创始人、上海师范大学生
命与环境科学学院硕士宋晓彬亮
出了一张颇有年代感的照片。那
是一张大概拍摄于20年前的老
照片，拍摄的地点就在如今枫林
路上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研
究院的上海昆虫馆门前。

“当时有一个名为中国昆虫
爱好者的论坛，算得上是中国最
好的一个有关昆虫的论坛，全中
国几乎所有的爱好者都会在上面
一起去讨论交流一些信息。渐渐
地，各地的爱好者不满足于只是
线上的交流，开始陆续在线下进
行一些小聚会。”回忆起那段“黄
金时代”，宋晓彬颇为怀念。

这也是当时上海昆虫爱好者
的一次线下活动，华东师范大学
博士、上海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
院副教授汤亮保留下了这张照
片。也是在他的提醒下，大家才
认出，照片中最右边的唯一一个
小孩，正是如今上海昆虫爱好者
们都很熟悉的大城小虫工作室联
合创始人周德尧。

生于1992年的周德尧，当时
刚上六年级，20年后，他已经成为
上师大生命与环境科学学院的硕
士，正儿八经地在做着昆虫和植
物的科学研究。“小扁老师”“扁扁
老师”都是昆虫爱好者们对他的
称呼。这个“昵称”，正源自周德
尧最初在中国昆虫爱好者论坛上
的网名“扁锹甲”，这是一种鞘翅
目锹甲科的昆虫，通体黑褐色，非
常威风，让小时候就长得壮壮实
实的周德尧很是喜爱。

周德尧对昆虫开始着迷，其
实比这张照片的年代更早。“大概

1999年，我还是小学二三年级的
时候吧。”他告诉记者，当时他住
在嘉定，附近有个汇龙潭公园，

“环境还比较野”，爷爷经常带着
他在公园里溜达，他发现，石头
下面各种植物上有好多小虫子，

“我就觉得很有趣。”
那时还没有拍照的设备，他

就让会画画的爷爷帮他把观察
到的虫子都画出来。后来，他又
不满足于只是画下来，而是想知
道每一种虫都叫什么。2001年
的时候，家里买了电脑，有了互
联网，周德尧就找到了爱好者们
的社区、论坛。就在那时，还是
个小朋友的他就和汤亮、宋晓彬
认识了。“他们那个时候年纪都
比我大，玩虫子也比我早，还认
识好多虫子，我觉得他们好厉
害！”周德尧说，也是那个时候，
还是小学生的他眼界大为拓宽，
也让他对“玩虫子”更加热衷。

尽管因为父母的反对，大学
本科周德尧学的是机械自动
化。但大学4年，他在位于奉贤
海湾镇的校区里，找到了更易于
观察昆虫的生态环境。也是在
本科期间，他坚持做了非常多的
昆虫标本。随后，兜兜转转，最
终还是考上了生物学的研究生，
可以“光明正大”地与虫为伴。

“研究虫子其实并不都是好
玩的。比如我们要对昆虫做解
剖，可能只有3毫米，我还剖过1
毫米的，手艺必须精细，只能靠
一次又一次地练习。”周德尧
说。在做昆虫家谱的时候，他负
责标本的鉴定，往往鉴定一只虫
子要查非常多的文献，有时候看
检索表看得眼睛都快瞎了，但他
还是很享受。“把我放在一个全
是标本的地方，我能待一天，我

觉得很快乐。”他说，因为这是他
喜欢做的，他觉得没有道理不一
如既往。

让周德尧感到高兴的是，如
今有那么多志同道合的同伴加
入。其中，有不少像曾经的他一
样年轻的面孔。这也是周德尧
所在的大城小虫工作室与上海
科技馆自博馆共同发起“上海昆
虫家谱”公民科学项目所希望看
到的。

上海科技馆自博馆展教中
心网络科普部副部长、“上海昆
虫家谱”公民科学活动总策划余
一鸣告诉记者，带着“上海有多
少昆虫”这样一个科学问题，去
年4月至11月，“上海昆虫家谱”
公民科学项目吸引了379位公民
科学家在“听见万物”数据平台
上传昆虫记录数据，共记录6000
余条昆虫数据。发布的《上海昆
虫名录 2023 版》收录 3090 个物
种，成为上海到目前为止最新最
全的一个关于本地昆虫的物种
名录研究，并被纳入《上海市生
物多样性保护战略与行动计划
（2023—2035年）》。

除此之外，63场线下活动发

动参与人数超22.7万人次，其中
包括自然达人、业余爱好者、亲
子家庭、校内学生等群体。去年
11-12月在自博馆中打造的“城
市昆虫”生物多样性主题原创展
览，参观量超29万人次。

“我们要求观察者是18岁以
上成年人，我们发现，在这些公
民科学家中，大部分是三四十岁
的人，要么是工作了的年轻人，
要么是带着孩子的年轻父母们，
其中有一些新纪录，就是高中生
发现的。”余一鸣说。在当天的
活动中，优秀的昆虫调查团成员
代表们也都拿到了一张“公民科
学家奖状”，这其中，有咨询公司
人才顾问的“虎甲妈妈”，有着5
年观虫史，她有一双发现新品种
的“慧眼”。也有从事审计工作
的二娃爸，带着女儿成为了识虫
能手。

曾经的中国昆虫爱好者论
坛在宋晓彬看来，正如一个“湖
泊”，吸引了爱好者的汇聚，而随
着新的互联网交流平台的诞生，
自媒体时代的到来，湖泊被分割
成了池塘，有分享，交流却少
了。而通过公民科学家项目，不

仅小池塘开始有了联系，还有了
更多的沟渠、河道的相互连通。

“它可能还没有汇聚成一个大的
湖，但相信再过几年之后，随着
我们慢慢发展，一定会越来越
好。这可能不是靠一两年的时
间，而是要5年10年，甚至几代
人。”宋晓彬说。

“我们请了一位华师大的博
士作为观察员，对这些公民科学
家们尤其是青少年或年轻人进
行观察后发现，提交数据越多
的参与者，在对科学本质的认
识以及自我调节、学习的能力
上，都表现出更强的特征。”余
一鸣向记者透露了这样一个昆
虫以外的数据。他表示，作为
上海自然博物馆自2016年起持
续开展的科普品牌项目，未来，

“我的自然百宝箱”将继续倡导
公众参与科学研究，搭建公民
科学项目线上平台，逐步从上海
走进长三角地区。

对于科学家来说，公民科
学家项目可以大量发起参与
者，而不仅仅是科学团队，让科
学家获得更广的数据量。“20年
前我们可能也不会想到，我们
的爱好者群体能够到达这样的
一个规模。”汤亮这样感慨。回
忆自身的成长过程，他在小学、
中学时期，都很难在身边找到
对昆虫这些特别感兴趣的同
伴。而在分享会上，他见到的
面孔一半是年轻人和青少年。

“也许20年后，就是长大了的他
们站在这个讲台上面，给其他
的爱好者做科普。”这也是汤亮
希望看到的未来。

兴趣是能伴随人一辈子的
事情，也是可以跨越专业的。
汤亮、宋晓彬和周德尧的本科
都不是生物学专业，如今都走上
了同一条路，正是兴趣使然。“我
希望总有一天能把手里的接力
棒传承到这些年轻人的手里，
也希望更多青少年能从专业或
是爱好的角度继续加入到我们
的公民科学家活动中来。”汤亮
说。只有通过观察、记录，真正
和自然界产生连接，才能真正建
立起情感上的关联，最终去为达
到环境和生物多样性保护作出
真正的贡献。

20年前，还在上小学的周德尧是一名小昆虫爱好者，20年后，这个90后成为了不少“虫迷”口中的“小扁老师”。
在“上海昆虫家谱”公民科学项目中，发现的昆虫需要鉴定，大家都会来找他。现如今，这一在去年发动了22.7万人
次参与、记录了6000余条昆虫数据的公民科学项目，正在寻找更多的“周德尧”。 青年报记者 刘晶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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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扁老师”

“当时有一个名为中
国昆虫爱好者的论坛，全
中国几乎所有的爱好者
都会在上面一起去讨论
交流一些信息。渐渐地，
各地的爱好者不满足于
只是线上的交流。”

■如痴如醉

“研究虫子其实并不
都是好玩的。比如我们
要对昆虫做解剖，可能只
有3毫米，我还剖过1毫
米的，手艺必须精细，只
能靠一次又一次地练
习。”“把我放在一个全是
标本的地方，我能待一
天，我觉得很快乐。”

■年轻面孔

“我们发现，在这些
公民科学家中，大部分是
三四十岁的人，要么是工
作了的年轻人，要么是带
着孩子的年轻父母们，其
中有一些新纪录，就是高
中生发现的。”

■未来已来

“20 年前我们可能
也不会想到，我们的爱好
者群体能够到达这样的
一个规模。”“也许20年
后，就是长大了的他们站
在这个讲台上面，给其他
的爱好者做科普。”

城市昆虫展。


